
        
            
                
            
        

    
宿舍的男体盛宴

（ 一 ）

本来是呛火的玩笑话，没有想到，同寝室的五个人‘一致通过’，秘密举办一次盛大的男体盛宴。充当“桌面”的就是我！

事情因我而起。在一次深夜“卧谈”时，几个人又相互吹嘘显露各自的知识渊博。我鬼使神差说起了男体盛宴，原本是在同志站点看到的图片，是偷偷的事，却堂而皇之地信口说出来，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地讲起来。

大家已经七嘴八舌说我是瞎编乱造了，我却不知趣，据理力争，坚持说有。

春说：好好好，你说有就有，我们嚼不过你，你说煤球是白的，就是白的，白的白的白的！春一连串的白的，快如连珠，引起轰堂大笑。又说：我们权且相信。那要让你当桌面你干吗？

我说：有什么啦，不就往桌上一躺，权当做了一把裸体模特，只要没有女的就行。

华说：你也就便宜便宜嘴，什么时候不是这样，说话吧吧的，尿炕哗哗的。真要是让你干，你还不是缩头的乌龟？我看得了吧，我们就当又让你云山雾罩忽悠了一把。

秋说：得，祝大家今晚做一个相同的美梦，享受到子给我们奉献的男体盛宴。别说了，睡觉。他不敢。

华和秋一唱一和，实在让我难堪，男人要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我钢牙一咬，摆出强硬姿态叫板说：什么，什么？我不敢？！就怕是你们不敢！哪天你们摆，还是鸿门宴了不成，哪个三孙子不敢！冬、夏，你们跟不跟？我没有忘记好朋友夏，顺便拉上了老蔫冬。

夏说，哪说哪了啊，说完就完了，别这么较真了。守着一个光屁股蛋，看着那一堆家伙吃饭，恶心不恶心啊，谁也别提了，说说笑笑，这耳听那耳冒。

其实夏是在给我打圆场，找个台阶下。

我却钻了牛犄角，死拧！想他们也不敢，不就是呛火吗。嘴硬，连忙说：别！本来就有人瞧不起咱，咱可不给人留话把，让人说是缩头的乌龟！一言为定了。你，华，这事交给你了，你一手操办，我擎着呢，大家都听华的招呼，你们老家话，擎好吧您啦。我把牌又推给了华。

说完了，寝室一片寂静。我还洋洋自得，我才不栽那个面呐。灵机一动又想了个损招，想再将他们一军：说好了啊，问你们懂男体盛的规矩吗？得把那些奶酪、冰淇凌什么的抹在阴茎上，再拿嘴含了去舔，吃每口菜都得把菜夹了放到阴茎上，再拿嘴去叼，不许动家伙的知道吗？！

其实我又在瞎编，只是想镇唬镇唬他们。

我想，除了夏，我们不开这男体盛宴还互相叼那，只不过是偷偷的，他们是不知道而已。这大明摆的，让你们叼了阴茎才能吃东西，‘哪个大胆的敢上啊！’我不由得想起了这句戏中的一句叫板。真，要不是这大半夜，要不是同他们在，我一定会扯着嗓子喊出来的。

啊？？？这么个盛体宴啊？？？果不其然，冬惊讶地叫出来，话音里面听出无限的胆怯。

我暗自得意。寝室鸦雀无声。

（ 二 ）

让我始料不及，这场男体盛宴还真开锣了！

周末。等我和冬洗澡回来，寝室已经布置完毕。象演小电影一样窗户被遮挡的严严实实，不知从那里讨来的小桌，拼成长案子。我说呢，一进宿舍楼冬就神秘地冲我说一句：你就擎着看你的好吧。我问看什么好，冬只是抿了嘴笑。

我事后和夏掰呲这件事，不是我后悔，也不是怕，男子汉大丈夫敢切敢拉，只是埋怨夏不该瞒我。说为什么不事先招呼我一声，还好朋友了，和他们一起合伙做我。

夏，一脸的苦，说：哪里，他们知道咱俩好，一切也在瞒着我。冬拉了你去洗澡，你们前脚走，春就拉了我去采买，说华今天出血，请大家的客。不去外边吃，就在宿舍得吃得说更随便。我根本不知道，直到进了门他们才告诉我实情。我知道了不比你早五分钟。

进了门，挑明了，华问我：悔不悔？现在打退堂鼓还来的及，说个服字咱就撤了窗帘，改吃一炖‘正常’的小宴。不算你栽。怕我不好意思，又追加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识实务者为俊杰也。大家只图一个高兴。乐呵乐呵。

夏，直冲我使眼色，让我就坡下。

我犟驴的脾气又上来，声称：大丈夫一言即出，驷马难追。死当为鬼雄！言罢，嬉笑着潇洒地挥去身外之皮，露出那一身光滑铁板一样的躯体，在大家欢笑和掌声中无所谓的样子躺上桌案。还不错，他们为我想了周到，桌上已铺了我的褥子。

秋说：不好意思了，干干净净的吧，为你净个身。

我说：随便了，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们了，讨价还价没什么意思，大家高兴就行。不过你说的净身我不明白，可别是煽了我吧，我可不愿意做新时代的太监啊。

大家乐颤了，笑的春滚在床上，秋猫腰蹲在地上直喊：岔气了！

华，拿了剪子，咔嚓咔嚓剪去了我茂密的阴毛，夏为我涂上满满的剃须膏，那诡灵灵的眼睛不时瞟我一眼，眼神流露出惋惜痛爱之情。

秋，举起了手中的剃须刀。

华抢过了剃须刀，说，还是我来吧，得罪人就让我一个人得罪苦了。一手小心翼翼地扶着我阴茎，五指环绕着捏在冠状沟，扣住龟头突起的下沿。一手的剃须刀在我那小腹、阴茎、会阴、阴囊、大腿，轻轻划过。

我闭着眼睛，体会着这头一次的剃‘须’经历。我感觉不妙，因为那阴茎要‘起义’。怕倒是不怕，哪顶帐篷不支啊，只是不想让它来的这么快，让这一帮人笑我如此敏感。

我心里默念着：软软软软软——。

小弟弟不听话。

不是我不灵，是一肚子坏水的华，暗地里把扣着我阴茎龟头的手指在有节奏地震颤！

小弟弟绝对忍受不了这种挑逗，是雄赳赳气昂昂就揭竿而起。引来了齐声喝彩。

春说：小弟弟，不要着急，现在还没到你做奉献的时候。

华，手指摇摇直立的阴茎说：可爱的小鸡鸡，看你猴急猴急的这样，到时候你不要哭就行，你的眼泪是咸的吧。

冬在关键时刻经常会冒猛子说一句话，这时不失时机地跟上一句：你华哥哥已经嘴品百家，深有心得了。

华捣了冬一胳膊肘说，你才已经嘴品百家了。说正经的，让你监督子看他做没做小弟弟卫生，你完成没完成？可别让我们给他做卫生，把他的垃圾吃嘴里。秋，摞开他包皮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洗干净。要不，再给他擦擦。华收拾着剃须刀，指挥着为我擦洗下阴部位的秋。

我躺在‘床’上，乐的肚子颤，对华说，那你就当清道夫吧。

华摇头回答说：恩——，我不是清道夫，咱是正选的前锋，哪次踢，咱不是首发？逗的大家哗然大笑，华还不知其然，茫然地四顾：笑什么笑，怎么啦？

傻样儿，春说：多聪明的人也有上当的时候吧，子不是说你踢足球当清道夫，是说你当——哎呀笑死我了。春捂着肚子坐在床上：是说我鱼缸里面的清道夫。

（ 三 ）

斗嘴归斗嘴，当不了正事。

男体盛宴开了。

我的身体上摆上一碟碟一盘盘，我只好稳稳当当地不能动。围着我，七手八脚地把奶酪抹了我满满一阴茎。真的，想着要被大家一个个的舔，我心里兴奋起来，阴茎骄傲地抖动着象在向他们招手。

你推我让，却谁也不肯做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看看夏，夏正含情脉脉地看我，无限的爱怜无限的柔情，秋波荡水。

再看那华，一副贪婪的眼神，紧盯着阴茎，不知道，华从来没有过这种眼神。

春、秋各一派无所谓的样子，装一副悠然自得。

可怜的冬，老实巴脚跟他们受连累，游移的目光不断扫视涂满奶酪点动着的阴茎，拘谨、腼腆，兴许恐惧正攫取啮食着这个一百个内向的好孩子。

冷场！真没劲！

还是得我，我打破了沉寂：来吧，让我们祝贺这旷世的能让我们终身难忘的标志着我们坦诚无邪的日日夜夜混在一起三年了的以后长远持久牢不可破的友谊，为了我，可怜的勇敢献身的你们的好朋友，小点声啊，咱喊一声，乌拉——。

我结束了长长的没有停顿的开场白，乌拉之后，寝室的气氛又活跃了。

我思考着，让谁吃这头一口呢？夏？应该是正选，但是我不愿暴露他的行迹，这帮人，心贼着那。

那就是华吧。我提议。又是一片乌拉。

也许我的小弟弟等不及了，不耐烦了，半软着身子，颓唐地卧倒在肚皮上。我看了看夏一眼，还是老搭档，老知音，心有灵犀，夏会意地拿起筷子，夹持了阴茎立起来。

华伏下头，嘴停在阴茎头上方好久，又犹豫地抬起来，脸已经憋的通红，额头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突然变得扭捏起来，不好意思地苦笑着。我理解他，不要说是他，就是换了我，在这大庭广众面前，又不知道谁是不是同志，就这么着当众含住别人的阴茎，我也是为难。

秋看阴茎上的奶酪蹭下了不少，又添抹了一大坨，我就势鼓励华说：华，看过《冰山上的来客》吗，经典的台词，‘阿米尔，上！’。为了鼓励你的勇敢，表彰你第一个冲上，我奖励你——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昏了头，略一思索，没有经过大脑般地脱口说出：赶明儿我也给你叼。

是吗？不反悔！华一脸的兴奋浮上来，盯着我问。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分明感觉了夏手里的筷子狠狠夹紧了一下，瞥眼一扫，夏在瞪我。

倾刻间，华的嘴包住了我的阴茎。在一片喝好声中，在七言八语的说要把奶酪嘬干净的声音中，华的舌头打着卷，上上下下沿着茎干舔食着。口唇停留在龟头冠状沟处久久不离开，舌头裹缠着，吮吸着，我几乎要自持不住了。

阴茎在华的口舌攻击下，暴怒地气宇轩昂。

一个个，轮着，传递给大家美食佳肴。

华的疯狂；

春的漫不经心；

秋的粗暴；

冬的战战兢兢。

还是夏，技拔头筹冠压群雄。他是压场的，让我心潮澎湃——

温柔似海：每一次的缠裹，都象海涌般传递进激情，荡漾心扉；

激情似火：每一次的舔食，都象在注入天华地精，令我生命之根愈加膨胀。

我竭力忍着，眼看就要一泻千里之时我急中生智装着猛烈咳嗽起来，夏会意，才停止。

（　四　）

 

我们都醉了，‘桌面’上一片狼迹。

都顾不得了，春跌压在冬的后背上，鼾声如雷，冬象泥一样地滩着，上面压了百八十斤也不知晓。我跌跌撞撞手指着冬哈哈大笑。

秋和华滚在一起搂抱着华，秋嘴里叽里咕噜不断说着，华一遍遍把搂过来的胳膊甩开，喊着“热——你滚开——。”最后艰难地爬上自己的上铺，一下下打着嗝，醉眼朦胧地看着我。

我踉踉跄跄地寻着什么，要寻什么我也不知道。

夏，东倒西歪地随着我，赶着我，拿毛巾给我擦拭。拿衣服给我套。拉着我，也不知道是他搀着我还是我架着他，两个人晃晃悠悠走向楼后，一路相互撞着，倚着，沿着石板路，走着。进到那片草坪、假山、小树林，那是情人们幽会的地方。

夜风吹来，我清醒了许多，记起了刚才。

我搂住夏，哭了。

三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很快就要分开了，记着我，夏，记着在远远的地方，有你曾经的爱，我的根在大山。忘不了，三年你给我的，你给了我那么多，大恩不言谢，不说了。忘记今天，我疯狂吗？我不知为什么总想宣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心郁闷，我不知道要怎么发泄才能解除我心里的苦闷。什么？和你说说？说了，我全和你说了，我把心都掏给你了。没有，绝没有一点隐瞒。说了不管用，还是闷，闷的我想疯。现在？哈，痛快多了。

原谅我，忘记今天。

夏，象爱孩子一样地乖着我：知道，我知道。今天不是很好吗，大家都高兴，高兴了就好。干嘛要忘呢，应该记一辈子。

我堵上他的嘴，香涎混在了一起，倒下，翻滚着。

天，在坠。地，在升。

天地合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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